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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杰英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徐之睿  庞祖宜  朱艳玲  刘  鑫

一、采访时间

2015年5月26日

二、采访地点

傅杰英教授家中
三、人物简介

傅杰英，1959年10月出生，女，针灸专业医学博士，中医美容专业教授，主编或参编学术著述5部，论文10篇。学术特长：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医美容的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医美容的高等教育以及中医美容的科研、中医美容如何与临床接轨等开拓性工作，在针灸治疗肥胖、黄褐斑、痤疮等损美性疾病方面颇有心得，并擅长对于患者的中医养生咨询指导。主要研究方向是针灸调理体质以及针灸治疗损美性疾病。

四、采访记录

记：老师您当时有在我们学校读过吗？
述：我本科不在这边读，在河南中医学院，硕士和博士是在这边读的。
记：那后来就一直在这边了吗？
述：对，因为毕业就留校了嘛。从1984年来我们学校，到现在有31年了。
记：老师你对我们学校很熟悉了吧？
述：我只能说是对1984年以后的比较熟吧，1984年以前的事情也都是道听途说。1984年以后的事情也是限于我工作的基本层面上，其他只能是问到我知道的我就说，不知道的就没办法了。
记：您当时读书学习的环境和现在会有不一样吗？
述：是的，1984年三元里那边都是郊区，周围都是农田，我们学校包括卫生所、保健科那边都是农田，路也是很窄，没有什么立交桥啊。
记：哦，所以说当时的氛围会比现在更好吗？
述：不能这样说，只能说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当时的人简单嘛，信息量少啊，相对比现在单纯一些。
记：当时的教学会不会比较单一啊？实践方面的机会多吗？
述：我感觉到从临床技能啊、操作机会啊、实操的这种中医实践，应该说我们学校要好很多，比较注重实用啊、实操啊，就是学生的临床技能培训，是我们学校一贯的传统。我们学校的学生在临床动手能力上还是很不错的。
记：现在学校有开卓越班，你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述：我觉得卓越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对于中医很有兴趣，想在中医界大展拳脚，这个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搭建的课程设置是不是能够成就卓越。这是两个很必要的因素。本身很想学，考的分数也很高，课程设置也合理，那你想不卓越都难。因为土壤都具备了，你自己也有这个种子。反过来，你本身只是考分高分，但是对中医并不是很感兴趣，如果再加上课程设置不合理，可能你的智商和聪明就会绕一个弯，耗掉了，就过去了，没有了。
记：以前我们学校有几个专业啊？
述：中医专业和中药专业，以前，全国中医院校都是两个专业呀。一个中医临床，有的叫中医系，有的叫中医临床，有的叫医学临床，一个叫中药系。
记：只有两个专业？
述：对，以前的全国中医院校都是这样的。
记：您当时过来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正好分了针灸推拿方向吗？
述：我印象是1984年还是1985年才分的，以前都是教研室，没有针灸院系的。
记：当时的课程安排会和现在差不多吗？
述：好像是差不多吧，这个可能你们要问袁青等老资格的老师，他们会比较熟悉一些。
记：有人说现在大学生，三分之一时间在学英语，三分之一时间在学西医，三分之一时间在学中医，以前也会像这样吗？ 
述：那可能不止吧，三分之一还在玩儿微信哪，上网哪，玩儿啊。（笑）这个恐怕就是氛围的问题，因为你们可能现在就是学习应对考试，对中医的兴趣不是太大。几十年以前的学生报中医院校可能就是因为喜欢这个、感兴趣，一定要报，或者退一步说没什么挑选，心不杂。你们现在有很多属于没办法才来这儿，或者分数过了也不知道中医是什么，就学不学都可以那种，所以这种情况比以前要多些。
记：所以老师你当时是很想要读中医吗？读中医的愿望是很强吗？
述：说来汗颜，其实我本来是很喜欢化学的，但是就是因为小时候有哮喘病，呼吸道很敏感，就不能学去做实验什么的，然后就读中医了。所以，相对于我们本科许多同学，我对中医开悟比较晚。
记：那您当时接触西医课程多吗？
述：一样的，也是解剖、生理生化、病理药理、西医内科、西医诊断、西医妇科。
记：那这么说的话他们就不应该抨击现在的教育。很多人就说我们学了西医中医就学不好。
述：这种抨击是一贯的，那时候也有人说我们不是中医，你学医嘛，必须也要学点西医，不学习西医不行啊。但是还是应该以中医为主，尤其要学会中医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真正从内心和世界观层面去理解中医、接受中医、欣赏中医。
记：我们还以为您当时学的就是纯粹的中医。
述：我们不是“中医带徒”出来的，“中医带徒”可能比较纯中医。当时有中医带徒嘛，就是象邓老那样的名老中医都可以带徒的，但他们多多少少都要回学校学稍微学一点西医的。
记：那您觉得三十年前和现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述：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不同。可能就形式上有所不同。真心喜欢中医的还是这种学法：钻研经典、不离临床、思考领悟。而不太喜欢中医的人可能花样更多，选择很多，网上的消息啊，各方面，信息比较多，活得比较丰富多彩。
记：那其实是以前还是现在比较好呢？
述：这个不能比较吧，就像河流一样，它从发源地，一路流，汇成黄河，流到陕西流到山西流到河南、山东，流进黄海，流到哪里就自然有它相应的态势、宽窄、急慢，能说黄河在河南段好还是在山西段好吗？一条河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自然有自己的流淌方法。人也是这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嘛。很难说好说坏。
记：可是我们现在稍微会比较迷茫一些，就是因为现在信息量比较大，可能就是没有当时那样安静的学习氛围吧。
述：谁的成长过程都会有迷茫啊。
记：那您当时有过迷茫吗？
述：当然有啊，不过那种迷茫不多吧。其实你们现在很多迷茫就是青春躁动那种迷茫，就是有时候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发展自己啊。像你们现在这种阶段，除非有少数学生信念特别坚定，敢停学休学去创业、或者能够心无旁骛、乐在其中地浸淫在中医中。绝大多数青年学子都迷茫，你想想你们没什么人生经验，肯定迷茫的嘛，这是很正常的。
记：那你们当时有没有什么社团活动啊？ 
述：没有那么多。不过运动会、新年晚会、五四青年节这些都是必有的。好像你们现在活动特别多，这个会那个会，以前都是一种比较单纯的学生生活。
记：那你们还会晚自习吗？
述：那是必须的呀，我们早上起还有晨读。
记：晨读就是背经典吗？
述：对啊，现在很多学生睡懒觉，当时在我们班睡懒觉的同学是很少的。一般大一大二每个班早上都要跑操，跑完操以后就开始晨读，晨读到一定程度就去吃早餐，吃完早餐就去上课。
记：会不会觉得这样生活比较枯燥呢？每天如一日啊。
述：那时没有那么多的诱惑和海量庞杂信息。没微信没手机少电影，很自然的嘛，也不觉得枯燥，就是这样子学习生活。不过我现在去大学城上课的时候，我看到还是有很多同学在大声地读啊，不过读外语的多一些，图书馆那里绕一大圈哗哗哗在那儿读的也很多。
记：那你们当时是有组织在班上读的吗？
述：没有啊，都是自己自发读的，你找那棵树，她找那个拐角。
记：那讲座多吗？
述：有啊，肯定有讲座，只是我们那时候的讲座都是中医的讲座，西医的讲座很少。
记：除了上课以外你们一般会干些什么呢？
述：上街啊，聊天啊，看杂书啊，就这些。
记：就不会像学霸一样坐在图书馆看书吗？
述：那绝对有，那时候的学习风气很浓，当时有一句口号，很响亮：“把四人帮夺去的时间再夺回来”，大家都很拼，换做当时那样强度的学习，你们会受不了的。记得，有一次晚自习，有个男同学拿个椅子站在我后面开玩笑说，快换把椅子吧，你把椅子坐塌啦，一天到晚坐着看书你不累啊。其实，当时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很拼。
记：那我们学校的制度有没有什么发展啊？
述：行政管理运作我不大清楚，大致就是一个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这种惯常运作。当然，教学管理会比以前规范、严格不少。教学的观念、理念、硬件、软件都是今非昔比。
记：那时候的学生管理方式和现在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述：大家关系比较好吧，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科长对学生很好，学生在生活上学习上有什么困难都会帮助。当时，研究生科长是卢燕英老师，是个老革命，江浙人，极有风度很漂亮，快人快语，心地很好，现在我时常还会想念她。
记：可能是因为那时候院系比较小吧。
述：对啊，那个时候，平常科长的办公室就是会议室嘛，对着门外，对着院子，学生谁都可以端着饭碗进去坐一坐，看看电视啊，聊聊天。有什么同学有困难啊，都会帮一帮，就是可能人少，我们那时候全校只招12个。现在一个导师都不止带12个学生了。
记：那您那时候有没有学生会什么的？
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成立于1984年，徐俊是主席（现在美国纽约发展，很有成就），我是副主席，此外还有王新华（现在广州医科大学校长）、刘良（现在是澳门科技大学校长）等。当时我们做的工作也跟现在差不多，就举办一些大家喜欢的活动啊。
记：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老师？
述：当然有，沈炎南、区永欣是我老师和领导，他们的学识和做事很令人敬重。还有陈武光，教自然辩证法的。还有田传谣，教医古文的。很多老师记不了，该说没说出来的都对不起人家，一时想不起那么多。
记：您还记得以前和这些老师发生过的有趣的事情吗？或者说您为什么喜欢他们。
述：上陈武光老师的课很有激情嘛，很有一种想发言的感觉。其他课你知道我们中国学生嘛，都不喜欢发言的。你上他的课，就会突然觉得想说话。他讲课很生动，很激发你。他可能觉得这个学生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感兴趣，他就一直盯着你讲，然后你就想和他交流。
记： 那您觉得以前的中医老师为什么能这么厉害呢？
述：厉害当然也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学医的目的比较单纯。你现在学医，有很多医学以外的东西去诱惑你。我们说很多事情你要想做好，紧紧抓住两点：一是出发原点；一是事物的本质。出发原点就是正心、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出发原点对了，不论行医、教学、工作就不会出现原则错误、不会违纪犯法，你的职业生涯就是平安的康庄大道；事物的本质就是吹糠见米，是啥就是啥，本质就那么一点点，行医的本质就是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去治疗；教学就是一节课一节课认真地备、认真地讲；学生的本质就是学习思考掌握技术。可是我们现在医生啊教学啊学习啊，加了很多很多的远离本质的东西，有着太多的包装和掩饰。现在的医生，哪怕头衔再大，你这个本质芯儿没到位的话，一切都免谈。因为你本质上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就像你们做学生，你会觉得我要增加我的这个能力，我还要干这个还要干那个，其实问题的本质就是你作为一个针灸推拿专业的学生，你必须学的这些穴位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其他都是附加上去的。最终让你成事儿的是这个本质的东西。
记：就是我们现在干别的事情的时间会比较多。
述：对，你干别的事情也是为了增加我的分量啊。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大道至简。最终真正成才的人，不会有太多虚的东西。我说的真正成才，是生命饱满、真正为社会和别人需要，一定是出发原点和本质都抓住的人。你想当针灸医生的本质就是这条经我背的很熟，这个穴位我也记住啦，或者这个汤头我背得很熟。可能你现在看觉得很死学习，但是真正到临床用的时候那就会有效果了。至于其他学业以外的能力，可能能增加你的自信心，但是对于本质这一点上是没什么用的。反正我觉得以前的人比较容易抓到本质，所以其他东西没有很多诱惑，性格天生比较踏实。我们现在赋予事物的本质太多包装。就比如说我们想喝茶，茶叶就是它的本质，你顶多给它密封一下，很简单就可以。但是现在，密封完以后还要在外面给它加一层很漂亮的纸，再加一个很漂亮的罐，罐外面再弄一个绸缎裹着它，然后再搞一个箱子，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
记：大一刚进来什么都不懂，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现在就很后悔没有拿那些时间来看书。
述：过去了你再后悔有什么用。用了就用了，全当哈哈一笑，这也是自己的一种经历啦。有用也好，没用就当一个教训，人就是这样成熟的嘛。只是说我们以前没这么多诱惑，没走这条路而已。你们有就必须要走，这没关系的，谁都会走这些路的。
记：那您觉得看什么书比较好啊，除了四大经典？
述：课本之外反正我觉得你想看什么看什么啦，比如你看伤寒，看太多看不进去还要继续看的话，以后你看它就烦。话说回来，医古文要好好学，如果医古文没有学好的话，以后可能你就会对经典学不进去，就是会丧失与经典对话的能力。 
记：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跟导师的吗？
述：对啊，我的导师是沈炎南，已经去世了，教内经的。他是江浙人，看病看得很好，开方开的全是伤寒论的方子。他开方有个特点就是剂量特别小。
记：那您观察到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述：我现在感觉特别对不起老师，年轻的时候也像你们这样也有比较浮动躁的时候。老师那时候让我参与注解、整录书，有的时候坐不住，而且这个工作也不是属于自己很感兴趣的那一种，所以感觉没有学到很多他的真传，感到很遗憾。所以你看，每个人青春期都有躁动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信息量都已经少了，都还是有躁动。
记：我觉得可能是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吧。
述：嗯，不躁动不是年轻人嘛。
记：您读书那会儿同学之间关系好不好啊？
述：和你们年轻人一样啊。
记：我们现在宿舍内部有很多矛盾的，严重一点好像复旦投毒的恶性事件都有。
述：那时候也存在问题啊，也有小矛盾啊。同学给我带饭不给你带，就不高兴啦。你回来晚一点吵了我休息啦，这些矛盾都会有一点。这不影响同学在关键时候的一种帮忙啊。
记：中医是一个比较大的体系，为什么现在要细分成若干个科目，一起学不好吗？
述：我也比较赞成你们的观点。中医是看人的。男女老少什么体质多大年龄，首先看你这个人怎么样。所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中医不能分科。后期可能你当了针灸科医生或者妇科医生或者内科医生。但是在前期的培养的时候，一定要先培养整体观，否则等于中医的优势全都没了。比如说有种病理状态叫做肝脾不和。在不同人的身上都会有不同的疾病的。有的人肝脾不和表现为胃病、肝病等消化道疾病，有的人还会以乳腺增生为主，有的人会头痛为主。如果不以肝脾不和为一个整体，可能你头痛偏头痛就会让病人去神经科看。胃病去消化科看。妇科病去妇科看。肝病去肝胆科看。如果对于中医来说，一下就能抓住肝脾不和这个本质，你是容易肝脾不和的体质，然后我就给你调肝调脾，很有可能异病同治，纲举目张了。如果病人本来脾气就比较弱，又比较暴躁，容易生气，这个人就容易肝脾不和，那你就知道不管这个人得了什么病，我们就紧紧抓住肝脾、调肝脾。这就是整体观。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思路，一上去就分得很多个科。一看是妇科病就专门去妇科。可能你只能治好这个人的这个病，不能治好他的其他问题，因为你不懂他的身体条件和特点。
记：那医院为什么要分这么多科啊？我们像古代那样郎中的治病方法不行吗？
述：中医按理说应该这样。现在中医界真正当全科医生的一个是长期工作在基层农村和社区的中医师，另外一个就是针灸科医生。
记：那您为什么一开始教经典，后来又转到美容方向了呢？
述：在九十年代初，香港有个郑明明在广州办了美容学校，那时候很多人去学。那时候我们学校基础部有个教西医的老师带我去听了一下他们讲课。我一听，什么皮肤颜色啊、干性皮肤油性皮肤啊，我们教内经的老师，一说到面色就想到五行五色五脏的对应关系，很自然就会从整体观的角度去看待美容问题。说它干了油了，马上就肺主皮毛，就这样想。（笑）美容是九十年代才刚流行起来的。那时候去听就觉得这完全能和中医结合嘛。所以听完以后，我就整简单的教材，在学校基础部的大楼里贴了小广告，那时候学做facial嘛，就用那个面膜，又结合了中医几个简单的穴位，就给人美容。当时好多老师，包括财务处处长啊，都去那边做美容。然后我们就开了个夜班，交五十块钱。就教给她们一些简单的东西。这个脸色什么问题，怎么化妆。那时候学校还没有选修课这个概念，都是必修课。刚好教育部说学校要开一些选修课，赶上了这个时机。校长和基础部的区永欣主任就说我们开个美容的选修课吧。所以就开了这门中医保健美容的选修课。一开就很受欢迎嘛，当时报的人很多，男孩儿女孩儿都去听。那个时候基础部升格为院了，不叫部了。只有我们还叫针灸系，大家就很想升级，但是升级的话，专业必须够。那个时候的院长是赖新生赖院长，然后他和张宏副院长就跟我商量能不能搞一个美容专业。我因此就从基础部调入针灸系，和当时针灸系的领导一起筹建了中医美容教研室和中医美容专业，当时赖院长张副院长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然后1998年就招了第一批中医美容大专班，2000年就有本科生分化到美容方向的，2002年就开始招收经络美容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了。这个我们确实是走在全国前面的。在这个过程中，教研室从一个人发展到四个人，大家齐心协力开设了各个层次美容专业的各种相关专业课程。
记：那您觉得中医美容的这个发展前景怎么样？
述：说到这里我就要特别感谢庄礼兴庄主任了。当时，我觉得光讲课不行，一定要有临床。因为我一直是在附院坐内科门诊，不是在针灸科。然后我就找庄主任，跟他说既然这个专业在针推学院就必须跟针灸结合起来，不能光教学生生活美容，人家出来还要看病呢，就想开个针灸美容门诊。庄主任听了以后就很支持，很快就安排我在针灸科的出诊时间，这点我真的是很感激。然后针灸门诊就一直坚持下来十多年，现在越做越大。这条路很好的。
记：那学校对于这个专业支持力度怎么样呢？
述：大学城校区不是有个美容室吗？设备都挺齐全的，还有老师。学校也是花了不少的本钱的，学校也是挺支持这件事的。
记：那这个美容可以治疗男患者吧？
述：当然可以啦，但是病人百分之八十都是女性，女性这方面的诉求会比较大。女性的妇科病又很多。男患者主要是一些痤疮和肥胖、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
记：那妇科病可以通过美容来治疗吗？
述：不是，是美容可以通过调理妇科病来改善。
记：您觉得中医以后是不是要发展到国外啊？
述：中医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外了啊，只是可能会比较边缘化。我觉得针灸肯定会融入世界主流的，这是一个趋势，但是中药难说。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中药是基于本土，除非从中药中提取出有效成分，比如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丹参滴丸。但是中药是一个很复杂的搭配过程，我觉得近期以复方的方式走向世界可能和针灸是没得比的，但是走向日本、韩国、越南、朝鲜，这个倒有可能，因为都是东南亚嘛，人的体质都差不多，文化圈也差不多。但是针灸就不是，只要是人都有十二经脉。
记：老师您再说一下对我们这些小朋友的寄语或者建议吧。
述：我觉得人简单一点吧，别想那么多。选择什么就学什么。学生和老师之间是很平等的，老师不一定有资格说你的人生应该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如果你真的下决心想走学医这条路，又守得住规培这些啊，就抓住给人治病的本质就行了。
附注：照片2幅见以下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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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傅杰英教授（中）与学生记者庞祖宜（左）、徐之睿（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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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傅杰英教授（中）与学生记者庞祖宜（左）、朱艳玲（右）合影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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